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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麻代犀角当议

犀角味苦性寒
，

具有清热解 毒
、

凉血止 血 的 作

用
，
为温热病热伤营阴时必用之药

，
是 清营 汤 之主

药
。

但犀角不仅价格昂贵
，

而且药源困难
，
更由于犀

牛属于稀有保护动物
，

禁止捕杀
，
犀角成了禁运品

，

故药源就更加困难
。

水牛角虽可代用
，
但不少患者反

映
，

该品有一种特殊难闻的腥臭味
，
用量又大

，

特别

是压成药面
，
服之往往引起呕吐

，

病人难以接受
，

效

果也不太理想
，
且在北方亦属缺货

。

故其代用品当另

辟蹊径
。

宋
·

朱脑在论述犀角地黄汤的运用时说
� “
若

无犀角
，

以升麻代之
” 。

对此说
，
余曾有疑虑

，

后经临床

实践
，

发现确可代用
，
且效果较好

。

现举病例佐证之
。

患者宗 � 、 ，
女

，
�� 岁

，
住院号 �����

。
因停经

��周余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� 日入院要求引产
，

于 ����年

�月 �� 日行水衰引产术
，
术中顺利

。
术后 �小时

，
阴道

有活动性出血
，
子宫放松不好

，
�型超声波检查提示

胎盘早剥
，
故取出水囊

，
行硬膜外麻醉 下小剖宫术

，

手术基本顺利
。
术后第�夭 �� 月 �� 日�开始 发热

，

体温 ��℃ ，

考虑为
� �

�

吸收热 �手术 中出血 较多及

创伤等造成�， �
�

不除外感染
。

给予大剂量青霉素及

灭滴灵治疗
，
但次日 ��月 �� 日�体温 继 续 上升

，

高达 ��
�

�
，
查血象

�

白细胞 �������飞，，

中性 ���
，

淋巴 �。�
，

急邀中医会诊
。

查患者 体 温 ��℃ ，

壮热

面赤
，

但恶热
，
不恶寒

，
烦热口渴

，
脉急数

，
舌深

红
、

苔少而白
。
证属温热之邪人里

，

里热炽盛
，
有由

气转营之势
，

急投清热解毒
、

透营转气之剂
，
以清营

汤并升麻代犀角化裁治之
。

药用
�

升麻 �� �
，

丹皮 ���
，

玄 参 ���
，

黄 连 ��
，
生地 ���

，
麦冬 ���

，
银花

���
，
连翘 ���

，
竹叶 ���

，
生石膏 �先煎����

，
知

母 ���
，

黄琴 ���
。
�剂

，
水煎服

。

当日服药后
，

体

温逐渐下降到 ��
�

�
，
翌 日��月 �� 日�晚 上体 温即下

降到 ��℃ ，
此后体温一直正常

。

服药 �剂
，

自觉症

状消失
，
腹部伤口愈合良好

，
于 �月�� 日出院

。

升麻味辛性寒
，

具有发表透疹
，
升举阳气

，

清热

解毒之功
。
以住用于发表透疹者有之

，
用于升举阳气

者有之
，
用于清热解毒则少

，

对其能代犀角之说则罕

见探讨
。

古人对升麻的运用似比现在广泛
，
如

《
本草

汇言
》
在论述升麻可用于治疗 巧 种病证后指出

� “

此

升解之药
，

故凤可散
，

寒可驱
，

热可清
，

疮寒可娜
，

下陷可举
，
内伏可托

，

诸毒可拔
” 。

并且 主张用于清

热解毒时
，
必须加大剂量

，
如

《
本草新编

》 日
� “
夫升

麻之可多用者
，
发斑之症也

。 ……升 麻原 非 退 斑之

药
，
欲退斑必解其内热

，
解热之药……必借升麻以引

诸药出于皮毛
，
而斑乃尽消

，
倘升麻少用

，
不能引之

外出
，
势必热内走而尽趋于大小肠矣

。

夫火性炎上
，

引其上升者易于散
，
任其下行者难于解

，
此所以必须

多用
，
而火热之毒……行尽消化也

。 ”
可见升麻可引清

热解毒之药逐温热之邪向外透达
。

本例在温热之邪由

气转营之际
，
用清营汤化裁

，
以升麻代犀角

，
是借升

麻升散之性
，
引诸药驱邪外出

，
以达到透营分之热

，

转气分而解之目的
。

因此升麻代 犀 角之说
，
可以执

信
，
可以发掘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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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傅青主女科》用药特点举隅
《
傅青主女科

》 �以下简称
《女科

》 �是 明 末 清初很

有影响的妇科专著
，

该书对许多传统药物的运用
，

颇

有独到之处
，

现就其用药特点举隅如下
。

� 里用白术
，
健脾一以定中州

吧
女科

》
所载 �� 。 余首方剂中

，

应 用白术达 �� 多

处
，

使用频率之高
，

占全书所载药物之冠
，
且用量较

重
，
又强调上炒

。

白术
，
味苦甘

、

性温
、

人脾胃经
，

为补气健脾之要药
。
土炒后同气相求

，
更增加人脾补

土之力
。

傅氏在
《
女科

》
中颇颇重用白术

，
意在健脾益

胃
，
安定中州

。

妇人体察阴性
，
以血为用

。

经
、

孕
、

产
、

乳皆赖其血
，

又数伤其血
。

若脾胃失健
，
生化无

源
，
则阴血益亏

，
常见经少经闭

。
脾气不足

，

失于统

摄
，
则血行无常

，
易致崩中漏下

。

中气虚陷则升举无

力
，
湿注于下则为带病

，
胞宫垂于下则为阴挺

。

其他

诸如经行泄泻
、

妊娠恶阻
、

胎萎不长
、

子肿子满
、

产

后缺乳等病
，
莫不与脾胃虚弱有关

。

傅氏在治疗以上诸

疾时
，

抓住要点
，
重用白术

，
健运脾胃

，
以助气血生化

之源 � 燥湿利水
，
以除带下肿满之因

。

如完带汤
，
即

重用白术 洲 �
，
健脾燥湿为方中主药

，
以治疗脾虚湿

独下注之带下病
。

固本止崩汤用土炒白术 �� �
，
培补

中气
，
固摄血行

，
以治疗脾虚型崩漏证

。

温脐化湿汤

用白术 �� �为君
， “
以利履脐之气

” ，
治疗下焦寒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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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经
。

安奠二天汤用白术 �� �配熟地
，

治疗脾 肾两

虚
，

带脉无力之胎动不安
。

还有治疗经前泄水的健固

汤
，

治疗妊娠浮肿的加减补 中益 气汤
，
治疗 脾 胃虚

弱
、

妊娠吐泻之援土固胎汤
，
以及治疗 产后肉线出的

两收汤等
，

均重用白术补土健脾
，
使中州安定

，
则五

脏安和
，

冲
、

任
、

督
、

带各有所守
，
气 充血足循行有

序
，
诸证 自然消除

。

� 善用白芍
，
平肝阳以安阴血

《
女科

》
用白芍亦多达 �� 余处

，

其目的在于平抑

肝阳
，
安定阴血

。

肝藏血
，

体阴而用阳
，
阴血充足才

能柔润以养肝
。

若肝阴不足
，
可致肝阳上亢

，

临床常

见经行眩晕
、

月经不调
、

子草子痛
、

绝经 前 后 诸证

等
。
女子一生

，

月经
、

妊娠
、

分娩
、

哺乳
，
均以血为

用
，
故机体往往处于阴血不足而气分有余之状态

。

白

芍
，

味苦酸
、

性微寒
，
归肝

、

脾经
。

功能养血敛阴
、

平肝潜阳
、

缓急止痛
。 《
女科

》
治妇人带下色红

、

似血

非血
、

淋漓不断之清肝止淋汤
，
重用白芍 �� �

，

意在
“
用芍药以平肝

，
则肝气得舒

，

肝气舒自不 克土
，

脾

不受克则脾土自旺
，
是平肝正所以扶脾耳

。 ’，

治妇人血

海太热
、

交接出血如崩的清海丸
，
重用白芍

“

补阴面

无浮动之虑
，

缩血而无寒凉之苦……子宫清凉
，
而血

海自固
。 ”

治疗月经先后无定期之定经汤
，
以白芍与范

丝子相配
， “
既舒肝肾之郁

，
又通肝肾之气

。 ”
母子同

治
，
经水自调

。

解郁汤重用白芍治子悬胁痛
， “
舒肝

气之郁
，
补肝血之燥

。 ”
使

“

郁开则术不克土
，
肝平则

火不妄动
” ，
而胁痛自止

。

� 轻用柴胡
，
舒肝郁以畅气机

《 女科
》
在调经止带诸方中

，

每佐用柴胡
，
药爱轻

巧
。

完带汤中用柴胡 ��
，

解风木之闭塞
，

促地气之升

腾
，

使全方
“
窝补于散之中

，

寄消于升之内
” 。

开提肝

木之气
，

舒肝即是扶脾
。

肝气舒则气机畅
，

脾气健则

湿气消
，

自无带下之患
。
平肝开郁止血汤重用白芍平

肝
，

少佐柴胡开郁
，
治疗郁结血崩之证

。

若柴胡用量

过大
， “
则肝气大开

，

肝火更炽
，
而血亦不能止矣

。 ”

温经摄血汤以大剂熟地补血
，
少加柴胡解郁

，
使

“

补

中有散
，
而散不耗气

，
补中有泄

，
而泄不损阴

。 ”
宣郁

通经汤治肝郁痛经
，

方中以少量柴胡与归
、

芍
、

丹
、

桅相配
， “
补肝之血而解肝之郁

，

利肝之气 而 降肝之

火
。 ”
气血调和则疼痛自除

。

治疗产后郁结
、

乳汁不通

之通肝生乳汤
，
不用穿山甲

、

王不留行之辈
，

而用柴

胡配白芍
， “

大舒肝木之气
，
则阳明气血自通

，
而乳

汁亦通矣
。 ”

查
《
女科

》
一书

，
柴胡用量多在 �、 ��之闻，

其目的在于借柴胡舒肝解郁之性
，
以宜杨气血

。

然本

药终属升发琉散之品
，
若用至过大

，
难免有升阳助火

之虞
。

傅氏用药之精当
，
足见一斑

。

� 巧用芥德
，
人血分引血以归经

傅氏认为
“
荆芥通经络

” ， “
荆芥稼炭

，
能引血归

经
。 ”

所以在
《
女科

》
中广泛配伍应用于月经不调

、

赤

白带下
、

胎前产后
、

以及妇科杂证诸 方之 中共达 ��

多处
，
用量灵活

，

随方而定
。

如完带汤 取其引药入

血
，
以为舟揖

，
则仅用 �

�

��
。

而顺经汤用 其 引血归

经
，
���重达 �� �

。

其他诸如治疗月经先后不定期的定

经汤
，

治疗经水过多的加减四物汤
，
治疗经前便血的

两安汤
，
以及治疗年老经水复行的安志汤等

。
亦均用

芥德炒炭
，

随方配伍
，
或引药以入 血

，
或引血 以归

经
。
而治疗交感出血的引精止血汤

，
则又用

“
芥德引

败血出于血管之内
。 ”
足见 傅氏 对芥 穗运 用之巧妙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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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溺证治一得

朱 “ � ，

男
，
�岁

， 一���年 ��月 �日初诊
。

班

儿素体较弱
，

易患感冒
，
半月前因外感而恶寒

、

发热
，

咳嗽
，
胸痛

，
医者投止嗽散加减

，

服 �剂
，

外症悉除
，

咳嗽减轻
，

但见每夜遗溺一二次
。
虑其因咳气虚所致

，

医者复以前方或合补中益气汤
，
或合缩泉丸

，
服 �剂

而周效
，

有时咳即溺出
，
故求治于余

。

时下阵发咳嗽
，

咳声无力
，
痰少难咯

，
面色眺白

，

头昏神差
，

少气翻

言
，
纳呆便绪

，
舌淡红而干

、

苔薄白少津
，

脉细级偏

沉
。

证属久咳气虚致遗无疑
，
以气虚为主

，

治以补气

摄津
，
固肾止遗

，

兼止咳化痰为法
。

用白参 ���另煎�
，

黄茂
、

南沙参
、

白术
、

怀山药各 �� �
，
桔梗

、

炒益智

仁各 ��
，

前胡
、

桑螺峭
、

升麻
、

甘草各 ��
。

服 �剂

后
，

除精神好转外
，
他症如前

。

因恐久遗难以速效
，

守方再服 �剂
，
然遗溺

、

咳嗽依旧
，

苦思良久
，

不得

其解
。

遂分析所用方药
，
发现患儿就诊以来

，
均服用

桔梗
，

且量较大
，
有时还配升麻

、

柴胡
。

从功能来说
，

桔梗能止咳化痰
，

但临床上常取其
“

提壶揭盖
”
之功而

治魔闭
，
况又得升

、

柴相助
，
定有揭盖太过而致

“
壶旅

不止
”
之虞

。

如是则因其开提 之性而加速 了肺气的耗

散
，
这正是导致遗溺的关键所在

。

治之应在补气之际

加敛肺涩津之品
，

起
“
捂盖断流

”
之效

。

遂以补肺汤合桑

蛛峭散加减
�

西洋参 ���另煎�
，
黄茂

、

怀山药
、

白术

各 �� �
，
炒益智仁 ��

，
桑螺峭

、

金樱子各 ��
，
紫莞

、

五味子
、

陈皮
、

获芬各 ��
，
远志

、

甘草
、
炮姜各 �卜

服 �剂后
，

咳嗽止
，
遗溺减

，
续服 �剂

，
遗溺即止

，

诸症皆除
。

守方嘱再服 �剂
，
以固疗效

。

遗溺是小儿常见病之一
。

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
，

形气未充
，
抗病力弱

，

或因外感诱发
，

成因体遨为忠
，


